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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with standard form is usually used in the national mainstream 
media’s language. Media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information spreading, but also an 
important spreading way of language standardization. When information spreads through media, 
it can popularize the standard language and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popularization of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Therefor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popularization of National Common Lan-
guag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planning practice of standard language norms in the media 
field. Taking Japan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Japanese media, and analyzes the practice of media’s standard language planning, in or-
der to provide objective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edia language planning and 
offer useful example to help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ce of media’s language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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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主流媒体语言通常选用具有标准语言规范形式的国家通用语。媒体是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也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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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规范传播的重要渠道，媒体传播信息之时，同时将这种标准语言规范达至四方，可有效促进国家通用

语的普及，因此，为提升普及国家通用语，应当重视媒体领域标准语言规范的规划实践问题。本文以日

本为例，介绍了近现代日本媒体的建设与发展情况，分析了媒体标准语言规划实践，以期为推进媒体语

言规划发展提供客观参照，为了解掌握媒体语言规划意义提供有效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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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媒体的建设与发展 

媒体形式多样，典型媒体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其中，报纸、杂志是以书面语为

载体的平面媒体，广播、电视是以口语为载体的声音视觉媒体，网络则是前两者结合，以书面语或口语

为载体的声音视觉媒体。日本国家通用语推广工作中，广播发挥着重大作用，是标准语言规范快速普及

的关键力量。 
1925 年，日本开启无线电广播事业。1920 年代中期至 1950 年代末期，在日本媒体发展史上，属

于广播媒体的全盛期[1]。1925 年，在政府兴办广播政策批示下，以报业为首的近 30 家组织，申请建

立广播台，但政府仅批准了东京、大阪、名古屋广播台的建设资格。最初，三家维持独立经营，但为

发挥媒体政治影响力，政府决定将其置于自身管治之下，要求三家合并重组为“日本广播协会”，即

NHK 前身。 
1928 年，又在札幌、熊本、仙台、广岛设立了广播台，11 月，完成连结 7 家 1 电台转播设施的建设，

形成全国较大范围的广播台网[2]。其后，不断扩建国家广播台数量。1952 年，民间广播台建设兴起，至

1955 年，民间广播台已达 40 家。在广播台收听普及方面，起初普及程度并不高，仍以旧有的传统媒体

传播信息方式为主。1930 年代起，出现明显增长，1930 年的普及率为 6.1%，至 1940 年增长至 39.2% [3]。
1950 年代，达至顶峰，1958 年的普及率为 82.5% [4]。 

1953 年，NHK 电视台开始播放电视节目。电视媒体与广播媒体相同，最初由国家设置，后允许民办

电视事业建设发展。1957 年，政府开始在全国批量建设电视台。如“富士电视台”“关西电视台”等，

都是该时期建设发展起来的。至 1965 年，电视台建设数量几乎以 10 倍速度增长。 
电视弥补了广播只限声音传递信息的不足，其兼具声音与图像的模态，受到了民众热烈欢迎。但对

于刚步入战后经济复苏不久的普通民众来说，此时的电视机价格普遍昂贵。 
1950 年代中后期，电视媒体发展出现陡然增长势头。这一时期，电视机的市场价格出现下降，加之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已处于“第二消费社会”2 的民众收入增加，经济条件大为改善，因此，电视机购买

力有所增强。另外，1959 年的明仁皇太子婚礼与 1964 年的东京奥运会，也为电视普及率迅速提升创造

出重要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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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体设置时间为，东京(1925 年 3 月 22 日)、大阪(1925 年 6 月 1 日)、名古屋(1925 年 7 月 15 日)、札幌(1928 年 6 月 5 日)、熊本

(1928 年 6 月 16 日)、仙台(1928 年 6 月 16 日)、广岛(1928 年 7 月 6 日)。 
21945 年至 1974 年。以家用电器为代表的批量生产商品在全国普及和推广，是第二消费社会的最大特征。详见，三浦展，第 4 消

费时代[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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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年，电视机的普及率仅为 0.9% [3]，1958 年增至 11%，1959 年猛然增至 23.1% [4]。通过电视

机观看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约有 8500 万人[5]。至 1968 年，(彩色)电视普及率已高达 96.4% [6]。 

2. 近代媒体标准语言的规划实践 

广播出现后，就像欧洲舞台剧演员的语言作为“标准语”习得典范一样，日本播音员的语言成为首

个“正确日语”的习得典范[7]。标准语言规范习得也从主观刻意转向自然模范模式。 
播音员是广播声音媒体中最为核心人物之一，其语言成为民众争相学习效仿的对象。广播是以声音

向大众传递信息的媒体方式，因此，除特殊情况外，一般要求播音员以普遍性、规范性的语言作为媒介

语进行播音。普遍性是媒体语言的第一特性，规范性是媒体语言的第二特性，普遍性的语言需要一定规

范标准制约，经过规范标准制约的语言，才能更好实现普遍性。 
普遍性语言不仅限于某个地方、某个阶层、某个领域使用，应是全国民众均质通用的。“日本人谁

都可享用，(略)满足普遍性条件的语言，就是标准语[7]。”日本广播事业形成初期，规范播音标准尚未

成立。播音员招募考试，由东京、大阪、名古屋各家广播台独立开展。于是，大阪广播台使用大阪培养

的播音员，广岛广播台使用广岛培养的播音员，这种举动受到了外界批评，最终都转为使用东京培养的

标准语播音员[8]。 
广播语言，特别是广播员的语言，必须是“日本人谁都能够明白的语言[7]”。广播用语是以全国听

众都能听懂为前提。“诸君若想成为广播员，首先必须学习标准语。(略)诸君首先需要自身拥有正确发音。

其次要知道一直以来自身语调的缺陷。接下来，诸君必须习得优美正确措辞[7]。”“NHK 播音员能够使

用标准语则为最重要的条件[8]。” 
1934 年，在东京统一实施全国规模的播音员招募考试。招募条件第三项中，对语言方面提出“正

确使用标准语”的明确要求。此次 728 人应聘者中，本籍地、生长地、现住地为东京者，分别是 197、
218、501 人。经过第一次发音测试、第二次常识测试、第三次实战测试和应试面试后，通过者分别为

110、63、25 人。发音测试是对应聘者基本语音、语调的考查，常识测试、实战测试和应试面试是对应

聘者工作能力的考查。最后合格的 25 人，在接受第一期播音员培训后，其中 20 人分配至方言地域担

任播音工作[9]。 
日本国家通用语是东京山手地区中流家庭使用的语言，在通过第一次发音测试的 110 人中，98 人的

成长地为东京及其附近的关东地区[10]。这种地域优势显露无疑。播音员招募时，主观上，广播台希望应

聘者为该地区“土生土长”之人，因为成长过程中所习得的语言，常常深刻影响人们日后语言喜好和使

用倾向；客观上，具有“东京特色”的合格者，在今后播音语言专项训练中，可以相应减损培训能耗。

因此，在 1936 年的播音员招募资格中，增添了“成长地为东京”的条目[10]。 
为了促使播音员用语规范，日本放送协会对播音用语实施了调查研究。1934 年，日本放送协会设置

了“放送用语及发音改善调查委员会”3，翌年发表《关于放送用语调查一般方针》。 
《方针》总则规定：1) 放送用语的调查，以广播听众共通理解为基准，(略)以充实放送效果为目的。

2) 放送用语以全国转播用语(以下称“共通用语”)为主体。3) 共通用语顺应现代国语之势，大体以帝都

有教养的社会阶层一般使用的词汇、语法、发音、音调为基本[11]。在词汇、语法选择时，确定“现代口

语第一位”“依据现代普通发音”“古语、方言可以适当性丰富词汇，但其发音、音调应遵循共通用语

体系[11]”等为基本方针。可以看出，放送用语使用规范调查，是以使用国家通用语为前提开展的，之所

以如此，是因为国家通用语作为广播媒介语，可以达到“充实放送效果”。 

 

 

3亦称“放送用语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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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代媒体标准语言的规划论析 

媒体事业的构成包括内容、传播、受众三个主要组成要素，在媒体信息传播运作模型中，三者间关

系见图 1 所示，内容是播放活动的原始材料；传播是播放活动的主力活动；受众是播放活动的信息获取。

原始材料主要是在社会生活中，时时刻刻不同语码时空下发生的各类事件信息；主力活动主要是搜集、

人工筛选，将不同语码时空下的事件信息，进行语码统一转换后予以输出；信息获取主要是主动或被动

的输入经过极度主观统一语码转换后的事件信息。整个事件信息播放过程中，信息提供群体同样也是信

息接收群体。 
 

 
Figure 1. Operational model of media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图 1. 媒体信息传播运作模型 
 

相对于信息加工群体，信息提供群体和信息接收群体，无法左右播放内容和播放媒介语这类关键

事项。信息提供群体的事件信息，具有自然状态的原始性，信息接收群体，拥有自由获取输入事件信

息的特质，但一旦试图通过媒体快速了解外部社会的映像，便会直接收到媒体内容和语言的辐射，因

为在获取信息资源的同时，也获取了语言资源。媒体受众由不同职业、年龄、地域等多层次社会特征

的群体构成，其成分复杂、差异性大，因此，使用哪种统一语码输出信息，就成为“充实放送效果”

的关键所在。 
从福祉语言学视角来看，媒体必须使用“谁都能够明白，也都能够使用的语言[12]”传递给受众信息。

在众多语言或语言变体中，国家通用语是“全国任何人都能够听得懂的语言[8]”。媒体不仅报道某地风

土人情、历史传统，同样还报道政治经济、科学教育等资讯。使用当地语言或语言变体作为统一语码实

施信息输出也并非不可，但从信息传播影响范围观察便可得知，以国家通用语代替当地语言或语言变体

作为统一语码，既可以实现当地群体的理解，亦可以实现其他地区群体的了解，达至“同事同时听取”

“同事同时体验”的成效。 
目前，日本没有硬性要求播音员需持特殊资格认定方可上岗，但以《放送法》为基础，制定“放送

节目制作宪法”的《日本放送协会国内节目基准》，其第一章“放送节目一般基准”第 11 项“表现”中

规定，播音时使用易懂的表现形式，普及正确语言；播音用语原则上为共通语，依据实际需要可以使用

方言[13]。 
《NHK 放送指南》规定，媒体用语规范依据《NHK 汉字表记辞典》《NHK 词语手册》《NHK 日语

发音音调辞典》为基准，同时也强调播放语言应以正确及易解为基本，为尊重地域文化多样性，必要时

可使用方言[14]。以国家通用语使用为原则，兼顾必要时适当使用方言，较好的协调平衡了各语言或语言

变体间的和谐相通。 
社会上存在的“播音员检定测试”，属于民间资格认证行为，分属 1、2、3 等级，无论是播音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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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一般社会人士皆可参与，其可视为一种语言运用能力的检定行为。 
植根于日常生活的媒体，其强大社会感知度，势必促使媒体语言产生强烈影响。接触传媒和随后行

为之间被认定有直接关联。这种假定的基础模型是模仿[15]。媒体语言是鲜活的标准语言规范，将普通民

众心中理想国家通用语勾勒地清晰可见。普通民众通过接触这种“无处不在”的“口语型”国家通用语，

不断模仿修复自身不规范语言，进而培养提升国家通用语能力。 
媒体是个传导体。乔姆斯基指出，对公众来说大众媒体是一个信息与符号的系统，它的作用是提供

娱乐、信息，用价值、信仰和行为规范对个人进行反复灌输，从而将个人整合进入社会机制中[16]。媒介

通过传播各种社会规范信息进而影响人们思想行为，引导社会规范实施[17]。媒体选用国家通用语，可以

促使不同阶层受众的语言联动，实现广适性的沟通传递能效。 

4. 结论 

媒体标准语的使用观念，一旦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就具有影响和约束事件或事态发展的功能和力量

[18]。语言规范自然包括其内。媒体通过语言传播信息，这种信息是经过干预后的信息，其中略去许多减

损信息。媒体语言在客观传播现实事件的同时，也在持续创造着现实世界。媒体输出标准语言规范，受

众输入标准语言规范，这种非交互性单行、直接的传递方式，潜移默化、循环往复，既公开、鲜明的传

播国家通用语，又隐匿、广泛的推广国家通用语，有利于国家通用语的愈发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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